
曲坛巨擘后世楷模
——深切怀念恩师白奉霖先生

—rl、师父白奉霖是鼓曲艺术家、

=I=：矿中共党员，中国曲协理事，
J／—V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少
白(凤岩、凤鸣)派京韵大鼓艺术的

优秀继承人。1 920年出生于北京曲艺

世家，12岁随父、兄学艺，拜梅花大

鼓第一代宗师金万昌为师，又向荣剑

尘、常澎田等学习单弦。1941年专攻

曲艺伴奏，擅长三弦、琵琶、四胡、

扬琴等民族乐器，精通京韵大鼓、梅

花大鼓、单弦牌子曲，研究曲艺鼓曲

音乐。1 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政文工团，1 960年调北京军区战友

文工团曲艺队，任教员、弦9币、创作

文I口述：马增蕙整理：朱红莉

员，是“鼓曲全才型”艺术家。曾任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副主

编，《中国曲艺志-北京卷》编委会

顾问。 ·

推陈出新志向坚，人生有求安
得闲

从我成长学单弦那天起，师父

白奉霖对我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

我是怨看着长大的。1 948年底1 949

年初，我十二三岁时就在第一代车技

表演艺术家金业勤与怨等一起组织成

立的青年剧团(天津解放初期由军管

会文艺处扶植起来的综合文艺演出团

体)里演出，天津南市新声戏院是该

团的演出场地。当时，该团配合形势

演出政治宣传和除旧迎新的曲艺、杂

技和话剧等节目。因我的世家出身是

西河大鼓，所以那时我只唱西河大

鼓，我父亲马连登给我弹弦，师父白

奉霖给我拉四胡。此外，我也参加了

话剧《一碗饭》《雷公》等进步题材

的演出。后随着抗美援朝的爆发，该

团于1950年下半年解散。1951年5

月，1 5岁的我来到北京中国戏曲研究

院曲艺实验团参加工作，还是唱西河

大鼓。1952年初，因为工作需要，团

里领导和我谈话让我改唱单弦，师从

于启蒙老师胡宝钧。记得当时由话剧

表演艺术家杜澎先生创作了一部单弦

《城乡乐》，幽默诙谐，生活气息浓

厚，打破了以往的样式，“王老汉过

了麦秋，刮了刮胡子剃了剃头”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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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唱出来即获得了满堂彩。

1 952年底我调到了中央广播说

唱团，赴朝慰问演出归国后的白凤

鸣任团长，白凤鸣是白奉霖的三哥，

大哥是白凤岩。胡宝钧老师介绍我到

白团长家去学习，白团长爱才，收我

为义女。那段时间，白大爷白凤岩教

我联珠快书《蜈蚣岭》，教我单弦岔

曲《红军过草原》，教我新梅花调《杜

十娘》《拷红》等曲目；白团长不仅教

我整个节目，还教我手眼身法步，表

演吐字发声等等，有时间就指点我；

后来见到我师父，怨也教了我一段现

代题材的《荆江蓄洪区说话》。

上世纪60年代，师父住在辟才胡

同，我经常到悠家去请教，悠教得认

真，我学得也认真，悠教我的单弦

岔曲《宝玉探病》已经成为代表作之

一。当时在师父等众多前辈的熏陶与

指点下，我仿佛每顿都吃到了珍馐美

味一样，艺术成长非常迅速。那时的

说唱团群英荟萃，有四大金刚：侯

宝林、刘宝瑞、马增芬、孙书筠；

也有小一辈迅速成长起来的曲艺演

员，如马季、我等等；伴奏的都是数

一数二的弦师。

文革后，我从干校重回说唱团，

首先是恢复业务。杜澎老师写了一

个单弦牌子曲《一盆饭》，故事通过

张大娘用一盆好米饭悄悄换下了部

队做的夹生饭一件小事，歌颂了八

达岭下向阳屯的居民和前来帮助打

井抗旱的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之

间互相关怀、照顾，亲密无间的鱼水

深情。其中选用的[农民乐]曲牌，亲

切欢快，较好地反映了主题，听来情

景交融。师父在部队工作，一看到这

个节目就很激动，怨在传统唱腔的基

础上，根据内容出发，突破[农民乐]

这一曲牌，没有按照传统“几句几句

一收腔”的唱法，而是让曲牌服从于

内容，带着音乐性。带着感情数板等

等诸如此类做了很多改革。此曲由师

父之子白慧谦伴奏，由曾执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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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关志杰先

生导演，受到了群众的广泛好评，成

为现代题材单弦经典，并纳入了中学

课本，也成为代表作之一，收入《北

方鼓曲名家音配像选萃·马增芬、马

增蕙西河大鼓、单弦专集》。师父虽

然是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但却不保

守。我后来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要

和白慧谦到军区找悠上课，一段接一

段，排练起来，怨根本不知道累，下

课就让我们在悠家中吃饭，对待我像

对待儿女一样。

弹拉演唱造诣深，培桃育李艺
超群

师父是曲艺全才，他精通三弦、

四胡，琵琶等乐器，能编曲作词，在

培养曲艺人才及艺术经验的总结等方

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白家对我恩情

厚重，我能有今天是与白家分不开

的，我的“军功章”里也有师父的一

半。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曲艺工作者，

唱单弦，每个流派都学，启蒙老师

是胡宝钧，后拜石慧儒，她嗓音甜

润，行腔吐字清丽而见功力，在她

的指导下，我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谢派的得意弟子刘洪元先生，继承了

谢芮芝先生幽默风趣、寓庄于谐、巧

俏灵活的演唱特色，在演唱中善于运

用擞音、巧腔，语言滑稽幽默，成为

谢派代表，享誉津门曲坛。师父白奉

霖认同我突破行当、博取百家众长的

做法，悠老人家在身体不好的情况

下，依然出席见证了我于1 996年拜

谢芮芝先生为师，成为刘洪元先生

代拉师弟这一场面。师父白奉霖思

维清晰，谈吐幽默，一谈到业务就

精神矍铄，滔滔不绝。在悠过90大寿

时，我拜悠为师，师徒二人终于圆了

这一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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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后，师父也闲不住，致力

于鼓曲音乐的研究整理和教学工作，

著作有《鼓曲四大派》《单弦牌子介

绍》《单弦音乐欣赏漫谈》等，并参

与了《京韵大鼓传统唱词大全》的编

纂。悠挖掘曲牌，创新、教学毫不保

守，通晓北方多种曲艺，将作词、编

曲、演唱、伴奏等做出规律性讲解，

改变了以往“口传心授”的教学方

法。从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作

垫全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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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增蕙与白慧谦

艺的道理，他是党员、军人，虽然出

身于艺人家庭，但是通过党的教育和

部队生活的锤炼，悠时刻严格要求自

己，战友文工团演员都尊称悠为白教

员。悠人退伍思想却没退伍，组织了很

多活动，如水浒专场，我们爷俩合作，

我唱联珠快书《蜈蚣岭》，怨给我伴

奏；此外，悠还挖掘了含灯大鼓，继承

并发扬了这门艺术，亲自画图改造道

具，大胆创新，重新谱曲、填词，换成

歌唱美好生活、歌颂伟大祖国的内容。

腑肖了演唱用的宫灯改用三支小蜡烛，
将原来的两条龙(两根红木棍儿雕刻

成的两条龙)换成了两支长约30公分

的架梁，上端插有三朵绢制的粉红色

莲花或其他类绢花，下面用铁丝盘绕

固定。用一根较细的红木棍儿横在嘴

里，用门牙衔着。装上架梁后使横在

嘴里的木棍儿形成杠杆作用，用耳唇

卡住两支组成支架的红木棍儿。随着

三弦、四胡等乐器伴奏，演员抑扬顿挫

地唱起来。因有明火在眼前，其难度与

原始的“含灯大鼓”大有不同；在说唱

团，姜昆任团长时，请师父挖掘了曲艺

民族味道十足的全堂八角鼓，并由怨设

计道具，画图；师父著述颇多，《单

弦音乐欣赏漫谈》是在《单弦牌子介

绍》基础上增补内容完成的，将从岔

曲到单弦形成的一百六七十年大致分

为五个阶段，就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加

以介绍，系统地论述了这两种曲艺的

关系。悠本人是曲艺名弦师，曾为众多

八角鼓名家伴奏，悠会的曲牌多且准，

又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因此这部

书堪称同类书籍中的集成之作。《鼓曲

四大派》系统的介绍并记录了刘派(刘

宝全)、少白(白凤岩、白凤鸣)派京

韵大鼓，金(万昌)派梅花大鼓以及

新梅花调(白凤岩)的特点及曲谱，

共收集新老鼓曲53段，78万字。

悠桃李满天下，京韵、梅花、单

弦等曲艺传承工作做得相当好，92

岁高龄时，还收了王玉兰、陈秀敏、

志淑燕、关键、穆祥征、刘锡川、李

岩、刘建云等八位弟子，这八位弟子

都是长期跟怨学艺，并活跃在京城乃

至全国曲艺舞台上有一定造诣的演员

和伴奏员。这次收徒一度成为鼓曲界

乃至京城曲艺界的盛事。

师父晚年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

住进了敬老院。在敬老院里怨经常为

大伙弹琵琶、说书，娱乐大家，受到

了大家的喜欢。后因年事太高，身体

不好，与儿子白慧谦一起住在干休

所。正月初六，西城文委非遗中心主

任杨菲到师父家，听怨讲全堂八角鼓

并录了像，师父那天精神很好，侃侃

而谈，为曲艺界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停暖气后，怨住院了。住院不到

两个月，怨就去世了。如果用一句话

评价师父，我只想说五个字“低调做

高事”，这是怨人生的真实写照。师

父干了一辈子曲艺，热爱了一辈子曲

艺，也执着了一辈子曲艺，我特别敬

佩怨。悠是曲坛巨擘，更是我们晚辈

学习的楷模。怨的逝世是曲艺界的巨

大损失，愿师父安息。譬嗣

(本文图片由马增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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